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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旌善馬隊係清季同光年間左宗棠為西北征戰之所需，在中國本部及東北地區求之不果情況

下，於陝甘就地收撫回民中，揀其精壯，旌獎其善，所編立之騎兵部隊。這支馬隊在關隴河湟

綏靖及新疆收復諸役中與劉錦棠所率老湘軍併肩作戰，雖功過爭辯殊異，但極具關鍵性影響。

然史學界對此一相關之研究，至今尚付闕如，故為闡明其始立緣由與它在清西征軍中所起的作

用、功過及餘響，分論之如下，並予辯正其歷史地位及應有之肯定。 

關鍵詞：旌善馬隊、阿古柏伯克、穆斯林、依禪、蘇菲派、納合西班底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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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need fight in northwestern China and a lack of skillful riders 

in China poper,Tso Tsung-Tang established the Jin-shan Cavalry during the Kuan-hsu 

period in ching dynasty by recruiting among the muslims in the Shen-Kan area. This 

troop fought along with the Old Hsiang-Chun led by Liu Chin-tang in many battles in 

Kang,Long,Her, Hwang and Chinese Tankistan.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troop,it did played an instrumental role in theses 

battles. Few studies have been done in this are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is cavalry, evaluates its contributions and influences,and argues for it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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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滿洲定鼎中原，建立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朝，在其總計二六八年的統治裡，除聖祖平

三藩(1677-1682)、收復台灣(1683)外，基本上，西北用兵頻仍，尤其嘉道以還，國勢中衰，

廣大西北地區更成為清政府塞防上的重要軍機所在。而鴉片戰後，太平軍起，中原紛亂影響

之所及，陝甘寧青民族、宗族統治政策失調，新疆又外力介入爭逐，回民生事，由西南而西

北幾釀至不可收拾地步。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奉命督辦陝甘軍務，正關隴捻回連結、多

隆阿盩厔陣亡、楊岳斌部蘭州兵變、阿古柏入侵新疆的危急存亡時刻，故他以所部親軍及先

前入陝的劉松山、劉錦棠老湘軍為主力，毅然西行，採先捻後回、先陝後甘、由東而西、緩

進急攻、剿撫兼施策略，並於塞海防之爭後，出關新疆驅逐外力。其間用兵，所獲由劉松山、

劉錦棠等在陝北收撫之董福祥部董字三營，固原投誠之馬柏森、穆進善、王益萬等旌善三營,

平金積時由就撫回民挑精壯四百名「隨官軍征剿」，編入「旌善營馬隊」（註 1）及攻西寧時

歸順之崔偉等旌善五旗馬隊與河州馬占鰲降後「編為鎮南馬步三營旗」（註 2）。配合擅長山

谷作戰的老湘一軍，而終能完成西北綏靖與新疆之收復的重大勝利。然而在這長達十餘年的

軍事平定戰役中，劉錦棠所領導的老湘軍之貢獻，自不在話下，而當時同隸屬劉錦棠所指揮

的西北健兒們的表現更是不可或缺，尤其面對同是伊斯蘭(Islam)穆斯林(Muslim)教胞的旌善

馬隊在各階段的適時發揮作用，更具關鍵性，甚至直迄庚子禦侮之役都有深遠的影響。茲為

分論此一由西北回民所組成之馬隊營旗建制經過緣由及其在西征清軍中之作用與功過爭辯而

述之如下： 

二、旌善馬隊成立緣起 

西北地區，由於歷史原因與地理位置關係，自古以來即民族複雜、文化多元，尤其長期

為中西陸路交通之樞紐，伊斯蘭教自唐朝之始傳與宋元之發展結果，元時已「回回遍天下」

（註 3），所以它一直都是穆斯林同胞的聚居區。而新疆在十五世紀後半葉伊斯蘭一元化，更

使陝甘到了清代除了明時曾是伊斯蘭教徒居住最多的臨洮為中心外（註 4），其他河州、皋蘭、

鞏昌、安定、會寧、渭源、秦州、固原、西寧、平涼、靈州、伏羌、涼州、肅州、鹽茶廳等

處數十州縣，也都是清代穆斯林聚集最多的地方（註 5）。又「陝省與甘肅接壤，回民甚眾」

（註 6）且約十七世紀「阿帕克和卓」（註 7）由新疆三次造訪西寧傳授「納合西班底教團」

（註 8）的蘇菲之道，開啟了建立「蘇菲教團」（註 9）之門，把新疆通稱的「伊禪」（註 10）

在甘寧青「逐漸與儒道思想結合，遂形同了『門宦』（註 11），在中國伊斯蘭教內部起了很大

的變化。」（註 12）十七世紀末，蘇菲教團中的一些支系，又由阿拉伯、新疆傳入甘、寧、

青穆斯林聚居區，於是，以陝甘為中心的狄道、循化、河洲等地，分門別類的產生了虎夫耶



 2

（al-Khufiyyah）、 嘎的林耶（al-Qadiriyyah）、哲赫忍耶（al-Jahriyyah）、庫布忍耶

（al-Kubrawiggah）四大門宦，對中國西北地區的伊斯蘭教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因教

派互異而教爭不斷。且清政府一昧偏袒舊教的結果，終使由原本的教爭一變而為穆斯林一致

反清的「聖戰」（註 13） 

西北大亂，左宗棠奉命為陝甘總督，對於該一地區國防地位，「關係緊要」（註 14），故

於其人文地略早有研習，他深知關隴河湟谷地高原，地形複雜；甘涼新疆，沙漠戈壁，酷寒

乾旱而遼闊窵遠，形勢迥異於中原，所以其思索用兵之計，「該以馬隊制步隊，更以車隊制馬

隊，對於行蹤飄忽的捻還該多用火器」，於是「一面募練馬隊，一面就編組車隊。」（註 15）

然「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註 16）因南方軍隊調到西北作戰，「受不了寒凍，吃不慣麵

飯，還有湖南勇丁歡喜隔幾時歸去一次，若到了西北，千萬里長路迢迢，不知幾時可回得家

鄉」（註 17）即使去了也「楚勇因秦地瘠苦，易於觖望，一軍叛亂，恐各軍效尤。」（註 18）

所以西去之部隊譁變屢有所聞，故曾國藩曾欲調鮑超霆軍赴援陝甘，但「鮑超遷延不至」，後

來只好改派其得力部隊劉松山的老湘營，「時議遣援剿之師，因陝境殘破，諸將觀望，惟松山

毅然自任，率師西行，曾國藩尤重之」（註 19），故劉松山以「錦棠常為前鋒」(註 20)率所部，

「不辭艱苦，慷慨入關」至同治五年（1866）除夕夜抵西安，曾國藩為此密摺其「忠勇樸實，

堪倚平寇」，從而使劉松山、劉錦棠的老湘軍成為當時左宗棠入陝（同治六年）進擊西捻犯陝、

晉、冀、魯的清軍主力，並於日後，追隨左帥開展其叔侄在西北爭戰及劉錦棠經略新疆的一

生功業。而劉松山、劉錦棠的此一部隊在西北因其「兵勇的堅忍性和主將精神感召」致「老

湘軍出征新疆，雖是冰雪載途，裂膚斷指，還能挨受」，且他們對「老統領劉松山是畏服而又

感服的」，即「便是松山陣亡後還常有一種心靈上的感應；對於少統領劉錦棠（字毅 ）也是

衷心愛戴的，每當冬夜出防，雖在號寒呼凍之中，一見錦棠出巡，不覺歡欣鼓舞，頓如挾纊」

（註 21）渠不僅打破「南人不宜和不肯西征之說」的迷思外，後來松山、錦棠在「陜西北山

剿平土寇時」收撫董福祥（字星五，甘肅固原人），「就甘肅土著中募成三營都照楚軍編制，

由福祥和張俊（字杰三，甘肅固原人），李雙梁各帶一營，這就是『董字三營』隨同老湘軍平

定甘肅，平定新疆，對於文襄公完成西征使命，實有重大的助力。」（註 22） 

中原王朝的騎馬打戰技術自春秋戰國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後，偃然已成為古來西北

征戰的必要手段，甚至隋唐以後，「騎兵在整個中世紀，一直是各國軍隊的主要兵種。」（註

23）清季左宗棠初用兵東南，乃澤國之地，故馬隊需求，自不殷切，然而轉戰西北，對騎兵

戰馬之需則實為當下之急。但其所憑藉兵源，因南人居多，慣於舟船之便，且又中原購徵馬

匹不易，只得一面先找一位旗營馬隊兵官編練成一少部份，一面計劃從察哈爾購得戰馬，並

由吉林獵戶中招募馬兵，以補充之，但因成效不彰，其兵源扣除「老弱和吸鴉片的」，與不習

騎馬者，僅得「真正吉林獵戶只有四百多名」，而戰馬以「沿途餵養失宜，陸續病倒或死去」，

到陜西，「只剩一千餘匹」，所以他「求人不如求己」而放棄「編練馬隊十營的計劃，勉強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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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四營」（註 24），雖總認為「以馬力言之，西產不若北產之健；以馬隊言之，西北之人，不

若東北之雄」（註 25），但由於當時條件的局限，終究只得到西北後，再就地取材，陸續補充。

當同治七年（1868）清軍平了西捻，收撫陝北董福祥部三路西進陝甘之交，攻下董志原十八

大營，陝回走依金積堡投靠馬化龍後，左宗棠以劉松山、劉錦棠老湘軍為主力，並配合中路

清軍共擊之，至次年（1869）八月中路軍由南而北剿辦，在固原之抗清回軍中，「固原回民毋

仲元等被陝回白彥虎等所脅，挈眷北徙金積堡，陝回白彥虎及甘回李正榮等各股復由預望城、

黑城子竄入固原州，揣賊意在阻截官軍北行，而以全力抗劉松山」（註 26），適三百戶地方良

回穆進善被白彥虎等所創，俟清軍於初十日敗擊之，並斬首陝回偽元帥楊文治（所用鐵矛重

十七斤，其悍可想），至十二日又訊之生擒賊知，所獲為陝回偽元帥李經舉之副，「楊輝雲」，

並聲稱，「李旺堡賊首李應春，綽號野賊」已赴「預望城求援未回」而「金積堡馬化龍已屢為

劉松山剿敗，詭謀盡露，且愧且悚，不得不令各堡甘回迅速來援，以掩其勾結之奸。馬化龍

新教各回堡以預望城即禹王城、半角城即同心堡為最大，諸回既受馬化龍指使就官軍求援，

陝回心更不安。于是陝回禹得彥、白彥虎、李經舉等之在預望城者，潛率各部眾由鹽茶廳西

竄，約踞宁安、四百戶之崔三、馬生彥等部眾、金積堡所留之陝回陳林等，悉數西趨，圖由

長流水、打拉城出會宁、安定一帶，南合河州之回，暫延喘息。」（註 27）十月初六，雷正

館、周蘭亭兩軍由四百戶進，簡敬臨、張福齊駐韋州堡，「與劉松山會商辦理。其甘回頭目馬

化龍之黨馬萬春、馬中海、林應春等紛赴曾傳理處求援，良回李百寬、丁化鵬、穆進善等則

為官軍代購糧料，遞送文卷，惟恐弗及。臣飾曾傳理一律安撫，以昭分別。至陝回自鹽茶廳

逃竄，經官軍衝散后，老弱婦女號啼四散，凍餒難堪，現經曾傳理飾各良回認保收養，已不

下萬數千口，俟事定乃能分地安插也。」（註 28）而「回民王益萬報賊騎擾及半角城三十里

之西陶家」，為桂錫楨所敗，「逆目明先行即明七十子」嗾千餘騎，「自固原東北之下馬關竄來，

圖截官軍糧道」（註 29）並被周紹濂所部擊退，二十七日，「魏光燾抵萌城，已去慶陽四百一

十里，去環縣二百餘里，時「回目羅復章，馬柏森等出寨羅拜，訴日前擾紅德城賊目系明七

十子，架名萌城，實則萌城良回未預逆謀，且願備馬械聽調遣。維時預望城已撫回目馬添發、

黑城子把總馬文昭亦來，具保萌城良回永無反復。魏光壽察其情詞真切，慰諭之。率師由紅

德城回慶陽忽接代理鎮原縣知縣廖溥明報，明七十子一股又竄至固原東北，嗾元城子、三角

城土回海生春、馬正榮、海滿和等出白家 、關堡台，故檄魏光燾自環縣而西，丁賢發自固

原而東，兩路抄截。」（註 30）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魏光燾分營扼驛馬關，會同留防各營

偵緝殘匪，自率馬步進白家 。良回楊如雨迎候道側，稱海生春數創之後，懾伏兵威，現距

此不遠，求准其收撫，貸其一死。魏光燾即以楊如雨為嚮導，派副將舒萬勝、都司范潮海單

騎前往提海生春及其眷屬到營。訊系被明七十子逼脅入伙，實非甘心從逆。魏光燾勒限悉繳

馬械，捆獻要犯贖罪。隨据海生春率同馬得中、剡文興、海滿和、海維江等款營待罪，呈繳

戰馬八十匹、軍械六十件，楊如雨亦具連坐甘結，保其永不滋事。魏光燾比將海生春等交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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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雨管押，以其餘眾八百餘口安置白家 附近地方，請示前來。臣查固原東山土回種落繁衍，

門戶各別，回眾中自相推擇有總事，有頭目。北五營總事即楊如雨，丁有旺副之；東四營總

事海生春，頭目則海滿和、海起舞、馬三科、海義泗也；南五營總事馬得中、剡文興二人。

明先行即明七十子，馬正榮、馬興貴、毋仲元皆頭目也。楊如雨本屬良回。海生春、馬得中

等向與毋仲元同居固原州城，上年八月內被陝回裹脅出城，逃竄元城子、三角城一帶。此次

明先行劫眾跳梁，海生春等尚知及早歸順，情有可原。發去良民門牌交魏光壽轉給該降回，

予其自新，以昭朝廷寬大之德。同時固原州城守營千總陸希正緝獲逆目馬歲兒子、海茍茍子

各犯，由丁賢發派游擊黃義勝押解臣營，訊系糾黨在平涼安國鎮劫殺者，斬之。在逃之著名

首惡明先行即明七十子、剡仲祿、海彥虎、海興和、海楊昌、海上玉、馬如意、明集成、馬

占全、馬正榮等，仍勒限海生春捆獻。丁賢發陣擒在押之馬福有等五犯，已飭分別斬釋。」

（註 31）十二月元日，「魏光壽、丁賢發馬步由固原鼓行而北」，八日夜，周紹濂所部分防黑

城子、李旺堡，「王銘忠調良回馬相森馬隊為前導遇劫糧賊轉狂奔而來，異常悍鷙，馬柏森眾

寡不敵，馬隊被賊衝散，陣亡回勇六名」（註 32），因此對於助攻金積堡時，在固原投誠之回

民，左宗棠以「陝甘各回麇聚金積堡，近因乏食，四出竄擾。臣前因固原鹽茶廳所屬東、西

兩山，南界平涼，北界靈州，周數百里，回民居其大半，中間良匪雜糅，亟宜分別剿撫，以

規久遠，遂擬設立旌善營，令已革壽春鎮總兵蘇如松督之，擇良回軍功馬柏森、穆進善、李

百寬等為營官，各帶士著馬勇分起駐札，給以薪糧、馬干，隨官軍剿捕土匪、客匪。馬柏森

本萌城回目。上年官兵由平涼掃蕩而北，固原州、黑城子、李旺堡、預望城等處回目經官軍

剿敗，各挈其黨遁歸金積堡，蓋舊奉馬化龍為宗主者也。預望城地勢北接韋州堡，賊由金積

堡南竄，必經韋州堡以達預望城，一過預望城則道路紛歧，防剿均費兵力。馬柏森者，本萌

城良回，于時瞰預望城回目馬萬春投入金積堡，遂自萌城徙居之，斬通逆小回目而輸誠于官

軍，截殺逆騎八十餘名。馬化龍、穆生花恨其背己，又以預望城為逆回南竄要路，必欲陷之，

嗾馬正和率陝回，馬萬春、楊達娃率甘回，並圍預望城。」（註 33）此為繼「陜西良回軍功

劉秉信，前于同治二年經陜西撫臣派其諭撫華渭逆回，被賊裹脅。上年（筆者按：同治九年）

自拔來歸後，臣察其誠心就撫，人亦明白，飾令安插平涼大岔溝一帶，是為陝回投誠之始，

上年官軍圍攻金積時馬化龍嗾陝回環駐堡外，資其捍蔽而被圍日久，飢困異常，回民多思反

正」（註 34）後，清軍在固原一帶大規模收撫之「良回」並為之始建旌善營旗以助清軍「剿

逆」。其後，於同治九年（1870）底金積堡平定後，劉錦棠等除在寧靈一帶就撫各堡中，「將

堡眾挑選精壯者千名，馬家灘挑選精壯者四百名，王洪堡挑選精壯者百餘名，及河生洲伙黨

三百餘名，名為義勇，置之外濠空堡中，分交官軍就近鈴制」（註 35），外接著又「分起押解

陳林一起男婦大小一千五百六十四名口，馬振江一起男婦大小八百四十八名口，赫青選一起

三百八十三名口，馬化鳳一起一千二百七十八名口」，及由河西「聞風而至，盡繳馬械乞撫」

的「余彥祿、閻興春、余兆臨、拜萬江、金明堂、安杰等各起男婦大小五千五百五十餘名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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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挑出「壯丁四百名交安杰、藍明泰帶隨官軍征剿」（註 36）盡「編入旌善營馬隊」。（註 37） 

在西北回民抗清中心金積堡陷落前，陝回白彥虎、崔偉、畢大才、禹得彥等，衝破清軍

封鎖，由金積、海源、靖遠跨河西走廊於同治十年（1871）七月退往西寧駐大小南川與西寧

土回，互為犄角，聯合抗清，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河州馬占鰲新坡路大勝後降清，使肅

州馬文祿反清回軍暴露在強大清軍壓力下，五月徐占彪率隊進攻肅州「馬四（即馬文祿）求

援于西寧及關外各回族。」（註 38）當時出扁都口的「崔三（筆者按：即崔偉）、禹得彥等見

擁三千餘人竄踞肅州之清水、臨水一帶」（註 39），而「畢大才等由大通赴肅州之援」（註 40），

渠等眷口尚留大小南川，左宗棠為切斷河湟回民赴援肅州，以馬占鰲所部「將陝回去路遮絕」

（註 41），並由劉錦棠老湘為主力急攻西寧，左宗棠料定「陝回家口均在大小南川，師指西

寧，攻所必救，畢大才等或當回擾老巢。官軍力戰破之，然後分別剿撫，可速戎機」（註 42）

而採設法招降崔偉、禹得彥以孤立白彥虎策略，故早在劉錦棠清軍合圍前，即飾撫回陳林、

閻興春等赴西寧與之議撫。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初八日，陳林等抵西寧，「始知崔三已

帶其黨伙數千，九月內由扁都口一帶出竄肅州，口稱因肅回謀殺投誠，陝回馮均幅欲向其講

理，尚未歸巢。陳林等比至大南川一帶察看情形，見陝回老幼婦女約數千人，所言皆同，聞

陳林等至，無不喜其來而恨其晚也。陳林等因崔三等未歸，無從議撫，急欲言旋。該眷口等

泣請暫留，恐此機一失，日後無路乞撫。各眷屬皆願雇人赴肅州送信，要崔三等迅速回巢。」

（註 43）不料未久，西寧馬桂源以「官軍激變」為由在「西寧府東關密與禹得彥、白彥虎、

崔三等議抗官軍，後調各土回助亂。馬本源自稱統領河湟陝兵馬大元帥，桂源復往關外調集

土回，盡領城中回兵回民以出，兩日不返」（註 44），故九月十三日，爆發西寧戰役，劉錦棠

由碾伯向西分紮八十餘里，挺進西寧，而抗清回軍在小峽至平戎驛，向白彥虎部駐紅水溝、

禹得彥、崔偉部駐小峽、馬營灣、三十里舖「恃險抗拒」，從九月下旬到十一月底兩個多月中，

在不足四十里長戰線上與劉錦棠清軍血戰五十餘，「十月，劉錦棠潛師銜枚夜起襲小峽，回警

覺拒戰，我軍已猿攀蟻附而上，奪南北兩山，於是官軍得小峽。」（註 45）小峽戰役後，白

彥虎經大通竄赴肅州，而於同治十一年（872）十一月，劉錦棠入西寧，「西寧土回冶福興、

馬福壽等及陝回崔三等皆款營投誠」（註 46），崔偉等在西北回民抗清窮途之末，為顧全「陝

回之在西寧者，丁壯老弱婦女統計尚二萬為奇」，接受清軍之招撫，「崔偉、禹得彥，畢大才

等傾心向化，劉錦棠挑其精壯，立為旌善馬隊」（註 47）五旗，其眷屬被解「赴平涼、秦安、

清水等縣擇地安插，一如化平故事。」（註 48）至此由西北回民軍所組成的旌善馬隊擴充為

五旗交由黃萬鵬管帶，編入劉錦棠軍營，接受劉錦棠直接指揮駐紮西寧而在之後的向陽堡、

大通、肅州及河州南鄉閔殿臣復叛諸役的平定，甚至出關西征新疆驅逐外力與鞏固邊防中發

揮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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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旌善馬隊在西征清軍中之作用 

固原地區歷史悠久，它「地當中原農業區與邊疆草原區交接過渡地帶是中原北達朔方，

西域之孔道，有『西塞之口』，『關中屏障』，『襟帶西涼，咽喉靈武』，『左控五原，右帶蘭會』

之稱，歷朝視為軍事要地。」（註 49）故秦築長城，漢置蕭關，明為三邊總督封疆駐地，清

代雖成為腹裡，但境內軍塞烽台遍布，為固原提督駐在地。同治元年（1862）陜西回民生事，

即有固原回民起而響應，二年（1863）正月平涼回民穆生華攻入城垣占固原，三年（1864）

四月清軍雷正綰在回民軍張保隆降歸下接收州城，固原回民軍北撤與金積馬化龍合，而陝回

孫義保旋又攻陷，自稱「大漠鎮西王」，四年（1865）二月清軍圍固原，孫義保撤退黑城子，

五年（1866），陝回白彥虎從董志原又佔固原。七年（1868）劉松山、劉錦棠在鎮靖堡降服董

福祥編為董字三營及八年（1869）依左宗棠三路西進計劃，會攻陝甘回民軍圍逼金積堡，而

於固原收撫良回馬柏森、穆進善、王益萬編為旌善三營後，展開以固原鹽茶為中心至金積堡

一帶地區的掃蕩行動。中路軍周紹濂及管帶旌善三營的蘇如松於同治九年（1870）二月初偵

知「西山李野賊、李存昇、李讀兒、馬百長、楊茂林等聚眾五六百人，蜂至馬螺掌、楊家溝、

羅家腰嶮等處。初七日，提督周紹濂飭總兵張大雄、副將周玉林自李旺堡進剿，令回目馬益

順為嚮導，黎明抵楊家溝。賊見官軍，即紛紛潰散。」十一日，「李野賊之黨楊滿林、馬宗祥

股眾二百數十人，.乘間竊發于西山，麇踞園圪塔、紅麻川。良回軍功王益萬自王家團飛報提

督丁賢發，比派副將吳啟雲、守備張玉梁整隊馳剿。二十八日辰刻，王益萬引官軍圍園屹塔

山下賊館」（註 50），官軍陣斬甚眾。三月初一日，「適良回穆進善率旌善營馬隊從碾子頭壓

追而南」，十三日，良回楊如雨已將「逆回海滿寬縳獻軍前正法」，而「明七十子、單貴兩賊

則隻身逃竄荒谷，黃鼎已飾楊如雨捕之」，左宗棠以東、西兩山，廣袤數百里，山谷盤 ，漢

民少而回民多。其間良願守分回民雖復不少，而種族既繁，氣類亦別，良回每為匪回所劫持，

難于自拔，馬化龍故得以其新教煽惑而勾結之。自官軍分駐中路，剿撫兼施，又錄用諸良回

為之嚮導，誅其莠而宥其良，腹地伏莽乃漸有肅清之望。雖陝甘逆回或由金積南來，或由陝

境北竄，而諸營聯絡布置，地網四張，良回復為偵探導引，每得掩其不備而殲之。」（註 51）

故所有此次截剿金積南竄陝甘各回，殲除首逆，最為出力者，官軍中除周紹濂外，督帶旌善

馬隊的已革安徽壽春鎮總兵蘇如松也「請旨開復原官，留于甘肅補用」，而「出力回目軍功馬

柏森、穆進善、李百寬、王益萬等，確偵賊蹤，導引官軍克獲全勝，助剿殺賊，勞績卓著，

本應隨摺請狀，因從前迭經領兵大員賞給功牌職銜，均未敘奏，容俟查明核奏，請旨破格優

獎，以示激勸。」（註 52）其間，雖有「提督丁賢發，因催解馱騾激變被戕」，左宗棠以「記

名提督丁賢發，督帶宣威軍駐札靈州屬之韋州堡，紀律不嚴，弁勇時多滋擾，屢經臣嚴檄申

飭，并以危詞儆之。該提督所部本多江淮降人，勇于戰鬥，而習氣已深，丁賢發恃勇而輕，

不知鈴束。九月初間，丁賢發帶隨身小隊赴預望城，因催辦運糧馱騾，與預望城回目馬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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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辨，盛詞詬責。正紛呶間，馬添發嗾所管回眾與所部小隊搏鬥，丁賢發拔刀而前，斫傷數

人，觀者蜂起，登將丁賢發刺斃，而隨行之副將楊正華、守備周炳南、黃占標等亦以趨救丁

賢發，圴受重創斃命。先是，萌城回目馬柏森，經臣委帶旌善營馬隊駐預望城，歸提督周紹

濂統領。當馬添發等與丁賢發鬥殺時，馬柏森倉卒馳往彈壓，事已無及。而馬柏森所部馬勇

楊進海、白有義、楊進科、楊春壯、關漢英、丁明有等，又均馬添發親友及其舊管回民，馬

柏森無如之何，旋帶其親信馬勇數名逸出。馬添發既害丁賢發等，欲勾馬柏森同變，並戕其

幕友典史黃元芳、附生馬獻瑞以脅之，而東山一帶零回多聞風響應。臣据馬柏森及統領楚軍

中路提督周紹濂，統領奇營副四旗馬隊提督張會元等前來，當經飭令周紹濂差弁赴預望城相

機察辦，檄令張會元暫行接統宣威軍，并派副將李瑞林前往清點歸并為之管帶，又諭令馬柏

森迅速設法縛馬添發、楊進海等以獻。維時東山各回有圖逼馬柏森以助逆者，有假旌善營號

衣以劫擾糧道者。適陝回丁步月等由金積南竄，亦思踞預望為巢穴。馬柏森所部馬勇馬彥龍

等亦多被勾煽。馬柏森潛告周紹濂預為之備，一面收集部眾，計擒馬添發等解交周紹濂，並

斬羅山、郭家窯匪黨數十名，捕獲譚家堡逆目譚生邦及馬忠海死黨丁萬圖、馬三保等解周紹

濂營及臣營，訊實斬決。將丁賢發等屍骸禮殯送至韋州。兩月以來，固原以北運道仍臻安謐。

臣維提督丁賢發因崔辦馱騾過於苛急，激成此變，自可毋庸議恤。至副將楊正華，守備周炳

南、黃占標，千總陳騰甲，把總張世發、李全忠、劉學明，典史黃元芳，生員馬獻瑞等，倉

卒遇難，情實可憫。合無仰懇天恩，敕部議給恤典，以慰幽魂。都司銜馬柏森，帶勇駐札預

望城，於丁賢發等之死救援不及，而罪人既獲正刑誅，叛卒亦均就殲滅，功過尚足相抵，應

免置議。」（註 53）而同治十年（1871）正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更奏稱「固原北至金積，路

出東、西兩山之中。兩山綿 數百里，最為藏奸淵藪。自進兵以後，雖節節掃蕩，步步立營，

然徑路分歧，山谷盤 ，零匪伏匿其中，乘間劫殺，時所不免。自應挑土著回民作為眼線，

探知頭目蹤跡，迅起掩之，乃期得手。迭据記名提督周紹濂稟報，所部左營管帶官總兵李良

穆，派弁李昭林及回目馬益順、王益萬、李存升，於上年十月二十九日，在羅家要險地方追

剿回逆獲勝，生擒逆目王金玉；管帶旌善頭營都司銜馬柏森，在羅山坡一帶剿賊獲勝，生擒

西山要逆譚生邦、丁萬圖、馬三保三犯。臣查譚生邦即金積堡巨逆譚生成之弟，王金玉、丁

萬圖即正法馬忠海之伙也，批飭解營訊決。東山賊目李映春即野賊，明起成即明七十子，兩

犯系馬化龍死黨，李映春為李旺堡逆目，偽號元帥，明起成偽號先行，前於各中曾詳陳之。

該逆屢經官軍擊敗，黨伙散盡，而賊首不獲，終虞死灰復燃。適撫回陳聚安探報，李映春、

明起成現匿張家川之瓦窯堡。當飭陳聚安會同軍功李德昌密速掩捕，明起成就獲，而李映春

先遁。旋据管帶中路左營總兵李良穆報稱，十二月十二日，派弁同回目李存昇、馬益順捕得

李映春之黨楊大山等數名，訊知李映春竄至東山，即令楊大山等引導，前往掩捕。十四日，

生擒李映春及其子李存英，遂提明起成及該犯父子一并斬梟。据統領武威軍署平慶涇道魏光

燾報，良回馬宗保捕獲南八坊逆目馬海奇、馬俊，并生擒逆回馬舍娃子三犯。又署鹽茶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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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董麟，會同管帶旌善二營良回穆進善稟，獲逆目馬俊，綽號紅套褲一犯，訊明斬梟。又据

周紹濂報稱，十二月初十日，李存升拿解要逆楊大娃子。查楊大娃子于同治三年穆生花襲陷

固原州城時，曾帶萬餘人偽號順天王，上年隨同馬正積圍攻預望堡，馬正和為官軍擊斃，該

逆仍與明七十子合伙肆行劫掠。當即斬決梟示。据馬柏森報，捕獲王花台逆賊馬義等十九犯，

謝家段頭賊目偽元帥王添發及其黨王成幅、王虎子、台馬四等四要犯，批令解營訊決。据管

帶西征馬隊參將楊正茂報，十二月十三日，由馬營監護送運省餉項、軍火，十四日，探得距

麻子川十餘里景家口有賊，揮隊奮擊，斃步賊百餘名，生擒十餘名，逆目袁和合已斃於陣。

此東、西兩山及會宁、安定捕斬要逆多名實在情形也。」（註 54）由於「平涼府屬鹽茶廳、

固原州所轄東、西兩山，界連寧夏、鞏昌、慶陽、涇州各府州地，周千餘里，岩壑復沓，漢

回雜處，最為藏奸淵藪」，清軍雖「窮搜遍緝，以護餉運而靖地方，擒斬首要各匪」，而卻「賊

計念愈猾，往往寄孥于河州各賊巢，勾結外匪，每起數百騎或數十騎，剿掠兩山間，見官軍

至則避匿無蹤，兵退復出，倏東倏西，飄忽狎至與北方馬賊梟匪同。而此間地廣人稀，山各

盤 ，驅除尤為不易」，二月初三日，据署平慶道魏光燾報稱，其「所部前營副將魏紀鋆，剿

馬聾子股匪于紅羊坊一帶，陣斬六十餘名」，其「逆首馬聾子已帶重傷，伏鞍竄匿」，又「記

名提督周紹濂派隊攻羅山、謝家段頭各賊巢，斬賊數十名，生擒十餘名，內有偽元帥袁希孟、

王添發兩名，皆金積未破之先，馬化龍遣其出外求援未及歸巢者。袁希孟即閻希孟，凶悍尤

著，曾為馬化龍守峽口以抗官軍者也。東山北段以預望堡地勢最為險要，向為回目馬添發所

踞。馬添發伏誅后，旌善營營官、都司銜馬柏森收用其伙馬彥隆、李萬海。嗣因其不服調遣，

革逐之。馬彥隆、李萬海心懷觖望，三月初七夜刺殺馬柏森，脅其黨以叛。周紹濂、魏光壽

聞變，率隊圍剿。賊知大兵將至，向毛居土井、元城子一帶紛竄。魏光燾派總兵于奇泮、副

將蕭玉元追之，遇賊下馬關，陣斬騎賊七十餘名，生擒五名。副將魏紀鋆追至元城子地方，

斬步賊十餘名。提督徐文秀自白家 追至」，「馬彥隆、李萬海遂遠竄西山深處百草原、中灘

一帶，踞險為巢，與西山要逆馬聾子、李百寬、馬才棕 相勾結。李百寬者，鹽茶廳屬賀家

堡回目，舊與逆回馬忠海通。馬忠海伏誅后，李百寬與其弟李百申、李文虎藏留馬忠海餘黨

柳文魁、楊保祿及馬化龍之戚屬田如貴。懼官軍搜捕，伙謀竄附沙州賊巢」。十二日，魏光燾

飭所部前營副將魏紀鋆搜捕雅牙兒灣一帶匿匪，適逆目馬彥隆由關門山竄至，擊敗之。賊折

由鹽土溝一路東竄，良回都司銜穆進善率旌善二起馬隊拒之，少卻，收駐南窯洞。賊仍東竄，

穆進善馳報魏紀鋆，出官馬套截剿。直至四月十六日始「將李百寬、李文虎眷屬奪獲。」（註

55）而所有此次搜剿最力除魏紀鋆外，為旌善馬隊，「都司銜穆進善、王益萬」，「其本系良回，

從征備勉，斬馘甚多，應請以都司補用，並賞加游擊銜。」（註 56）至於「其西北游匪」，在

五月二十日，周紹濂則仍以「王益萬之馬隊搜山至駝廠堡，小有斬獲」，至六月一日始捕獲馬

化龍戚屬田如貴，致使「六月初二日，賊目馬彥隆所裹良回楊保俊，手刃首戕馬柏森之賊馬

成禮，並帶回馬勇十八名，赴總兵于奇泮營前乞撫，受之。」（註 57）而「穆進善，王益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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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屬回民，既知自拔來歸，復導引官軍擒斬要逆，經臣委帶旌善營馬隊，戰功卓著，勞績最

優」，故獲左宗棠奏旨逾格鴻施具陳。至此關隴間游回漸平，而「陝北逆蹤剿除殆盡，僅餘漏

網之羅三朝、馬正榮各零股數十騎，此擊彼竄，飄忽異常」，致使管帶武威前營總兵魏紀鋆，

因同治十一年（1872），「七日內迭据撫回馬義才堅稱，伊侄馬正榮急于求撫，心懷疑懼請前

往收撫等情。魏紀鋆即率弁勇數名帶同馬義才及撫回陝榮前往。七月三十日，行經定邊四合

原地方，適遇羅三朝、馬正榮等合股竄至。魏紀鋆推誠研導，羅三朝見魏紀鋆隨身并無隊伍，

頓起殺機。魏紀鋆知賊情有變，即挺矛擊刺，格斃數賊，究因眾寡不敵，力竭陣亡，弁將楊

石泰等亦同時戰歿。羅三朝以撫回陝得榮為同教，甘言誘之，陝得榮大罵不屈，旋即被害。

嗣陜西提臣雷正綰派隊兜剿東山零匪，生擒羅三朝及其死黨馬海受、馬海明三犯，解交平慶

涇道魏光燾驗訊明確懲處，臣飭魏光燾並提給稱求撫之馬義才一犯，均訊明磔誅，以雪忠憤。

竊惟魏紀鋆素稱驍勇，深明戰略。同治六年隨臣入關，委帶中營馬隊。隨征陜西雲岩鎮、董

志原等處，歷著戰功。復攻克保安縣屬老岩窯，擒斬首逆袁大魁。嗣委帶武威前營，剿賊環、

慶兩川及韓、蒲、郃、高等處，肅清鹽、固兩山游匪，生擒逆首李百寬等多名，厥功尤偉。

茲以零匪求撫，急于見功，致被戕害，實堪憫惜！」（註 58）除請准將其照總兵陣亡例賜恤

外，則固原鹽茶、平涼、慶陽間「游匪逆回」之大定，馬柏森、穆進善、王益萬等三營旌善

馬隊，功不可沒。 

西寧之役後，左宗棠以「迨安撫漸多，來投者，亦請速誅反側，自明心跡，而後，因而

用之，庶收以回攻回之效」（註 59），所以，「陝回之在西寧者丁壯老弱婦女統計尚二萬有奇，

崔得彥、畢大才等傾心向化，劉錦棠挑其精壯立為旌善馬隊。」（註 60）而馬桂源東竄巴燕

戎格後，仍聯絡向陽堡、大通（在西寧西北）、下亂泉等回首繼續抗清，故劉錦棠對西寧之役

的撫降回眾，「推誠相待，群為感動，陝回中如崔偉、畢大才、禹中海，土回中如冶福興、馬

福壽即江湖三、楊保元者外，各回目悉失志輸誠，人心漸定。惟大通縣地居邊徼，未睹軍威，

向陽堡逆回馬進祿、下亂泉逆目韓起壽即半角頭，本屬叛員馬桂源、馬本源之腹心，大通營

都司馬壽，尤為狡黠」，加上「撫回崔偉、畢大才、禹中海等願剿賊自效」，所以於同治十一

年（1872）十二月初六大通回民軍在馬壽、馬進祿、韓起壽領導下在向陽堡重新起事，並迅

速攻克大通，十二年（1873）正月初一日「悍賊千餘撲崔偉等營盤，崔偉等率馬隊擊走之，

追殺十餘里」，並「訊出叛弁馬壽之侄，賊目馬良才斬之」（註 61）至四日，劉錦棠、余虎恩、

董福祥等，攻克拒守向陽堡馬壽、馬進祿、韓起壽，而崔偉等「旌善馬隊向陽堡之役助剿尤

異常出力」，惟白虎「自知罪孽重大，慮不為官軍所容雖亦偽詞乞撫」，但「責其呈繳馬械則

遷延支展觀望不前，崔偉等亦陰告劉錦棠預為之備。」（註 62）初八日「撫回冶復興、馬福

壽由通城馳至」，知「惟叛弁馬壽之黨千長馬長忠、韓善文、王成宗，偽軍師袁滿拉等及其死

黨仍誓死抗拒，餘皆畏兵威並無固志，劉錦棠飾董福祥守向陽堡親率各營傳馬壽從行」至城

邊，「劉錦棠麾軍環攻，令冶復興馬福壽繞城而呼，『獻城迎降者免死擒賊者重賞』。」（註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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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由六日至九日，經過繳烈巷戰亦攻陷大通。 

河西回民起事，早在同治二年（1863）二月，回民馬宗海為響應陜西及甘肅東部穆斯林

的抗清，曾在肅州祕密活動，奈因事機敗漏，「肅州知事徐啟擒誅七人，事寢」（《肅州新志》

卷七），迄四年（1865）正月，涼州回民馬忠應在東關策動清軍中之回族米殿策反，致釀成殿

策全家闔門自焚不從，而激戰三晝夜後失敗，但卻揭開河西回民起事序幕。而肅州古城自西

漢「列四郡据兩關」以後，歷來即為西北邊防重地，為通西域門戶的兵家必爭之地。清同治

年間陜西、金積、河州、西寧各地回民反清失敗後据肅州的馬文祿，儼然是陝甘回民抗清的

最後堡壘。其間雖曾與成祿撫議，但陽奉陰違，時時「復叛」，尤其自同治十二年（1873）三

月白彥虎由青海大通而來，便與之分兵攻清軍，「白彥虎二千餘眾由永安趨肅州，盤踞城外塔

爾灣，馬四（筆者按：即馬文祿）攻官軍長壕以應之。」（註 64）為此左宗棠早於同治十年

（1871）馬文祿「復叛」，成祿避之高台時，即於七月飾徐占彪馬步十二營先行部隊赴肅州，

十二月再調金順由寧夏西進，十二年（1873）五月又派宋慶「赴肅州與金順、徐占彪會剿」

（註 65），同時以鄧增炮隊助攻，奈因肅州城明代時即已「全部青磚包砌」，從此「酒泉城成

為明代西北邊塞上第一座雄偉高大的堅固城池。」（註 66）至清季，其城池之堅固，仍「城

高三丈六尺，厚三丈有奇，外環深濠深二丈有奇，闊可十丈」（註 67），且濠外另置堡壘，分

設卡隘，固若金湯，儘管雖只「孤城僅存」而敵人亦「攻堅究無善策」，且馬文祿亦向烏魯木

齊妥明求援，故官軍久攻不克，迄近一年中，均未能得手，所以左宗棠乃於八月十二日抵肅

州，親自督師，而「劉錦棠在西寧聞節帥親赴前敵，率隊取道永安赴甘州候調，稟報至肅，

左飾帶數營前來助剿。」（註 68）所以劉錦棠於九月十日率湘軍五營及已撫回番至肅州，駐

南門，「毅 日昨率馬步三千餘前來周視重濠，亦謂無隙可乘」（註 69），但他詳審形勢，並

遣余虎恩逼城立壘後，向左宗棠提出「心戰與兵戰結合」（註 70）的看法說，「得城反掌耳，

然不可以力取，吾將不戰而屈之，既退，呼崔偉曰：若虜許吾頭，吾欲令若單騎說馬文祿，

言未卒，崔偉唯唯，錦棠諭以朝廷威德，不聽當速決戰，因勒兵以待」（註 71），因此令「陝

回軍功崔偉、禹中海，畢大才，甘回軍功法鏡泉、馬福壽等日馳馬城下，呼馬四及各賊目告

以死期已至，善自為謀，馬四自知生路已絕，哀懇出城乞撫。」（註 72）而「肅州城破標志

著陝甘回民起義的最後失敗。」(註 73)至此歷時十二年之久的陝甘回民反清事件，基本上被

平定。然不料同治十二年（1874）十一月，河州撫回閔殿臣以南鄉復叛雖清軍河州鎮總兵沈

玉遂急往鎮壓，但在三十里舖地方被閔殿臣設伏敗之，沈玉遂乃向左宗棠「稟請調兵會剿」，

故左宗棠「調三品卿銜署西寧道劉錦棠帶所部九營旗隊，向西寧出大何家口，由河州西北入，

會督各營，直搗南鄉賊巢，克期蕆事。」（註 74）十二月初二日劉錦棠在河州城外二十里舖

一戰，「令黃萬鵬督旌善馬隊崔偉、禹偉彥、畢大才等四百騎」，協老湘軍及河州撫回馬占鰲、

馬永瑞助攻，「旌善馬隊張兩冀挾抄迅進，以其半下馬開槍，立斃悍賊二十餘名，賊鼠竄歸巢。」

（註 75）尤其初九日的姚家嶺一段，清軍提督「黃萬鵬令旌善及河鎮各馬隊由山梁下馬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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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擊，賊棄馬下山向買家集、郭家嘴等處狂奔。」（註 76）於西寧受撫後，英勇善戰的旌善

五旗馬隊，在具組織才幹的崔偉等所領導下接受劉錦棠的指揮，配合擅長山谷作戰的老湘軍

在向陽堡、大通展現了西北馬隊的特長，肅州之役又發揮其貞毅勸降的心戰效果，尤其河州

南鄉閔殿臣之役更顯露了他們驍勇忠誠的一面，其對陝甘大亂的綏定是具關鍵性作用的。 

新疆，古為雍州外域，為漢以後所稱「西域」的主要部分，因其處亞州腹地，居東西世

界之中心，自來即為歐亞陸路交通孔道，地理位置重要，而到清代中國，乾隆中衰，嘉道以

還，軍政敗壞，邊務廢弛，早已「回亂不斷」，加又英俄東來，南北交侵，同光時，已淪為列

強爭逐蠶食對象。同治三年（1864），浩罕軍官阿古柏（Yakoob）趁新疆大亂，挾張格爾子

布素魯克（Buzuruq）而入侵，並勾結英俄，致使新疆幾成異域。同治十年（1871）蘇俄更悍

然入踞伊犁，故左宗棠於塞海防之爭後，在光緒元年（1875）被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二年（1876）四月他進駐肅州，以劉錦棠為前敵總司令，由老湘軍加上接受其直轄的西北董

福祥甘軍與回民民旌善馬隊為主力，率同都統金順，提督徐占彪、張曜等清軍入新疆進行收

復並抗拒外力入侵之戰。是時新疆除俄占伊犁及清軍尚保有東疆巴里坤至哈密一線外，基本

上均已淪為阿古柏所有，而陝回白彥虎亦西投阿古柏繼續抗清，左宗棠擬定由北而南、緩進

急攻策略後，所有前線作戰均交由劉錦棠總理，不為遙制。光緒二年(1876)六月，「劉錦棠會

金順于阜康，議當先攻古牧，撤賊藩籬。」(註 77)六月駐軍阜康城東九營街，擬「以金順軍

北路、而南路則錦棠任之」(註 78)，計欲南北兩路向古牧地、烏魯木齊推進，而當時阿古柏

以馬人得守烏垣，馬明守古牧地，白彥虎原駐紅廟子，後因古牧地乃烏魯木齊外圍，是與清

軍會戰的前沿所在，更調白彥虎入駐黃田，以便與烏垣互為聲援。而劉錦棠採「引水誘敵」

的聲東擊西策略，「潛師夜起，會金順所部」，神不知鬼不覺情況下，由小路「進襲黃田」，拉

開了古牧地之戰的帷幕，並以余虎恩之湘軍騎兵及黃萬鵬所率旌善馬隊左右兩翼進攻，自二

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經黃田、黑溝驛激戰而打下了輯懷城及由烏魯木齊派來應援的回軍，取得

入新疆紀首次勝利，同時拾獲回軍「回、漢文各一通，關係王治、金中萬等被困，求救於烏

城逆首阿奇木者」，並知「烏城精壯已悉數遣來，現在三城防守乏人，南疆之兵，不能速至，

爾等可守則守，否則退回烏城，並力固守亦可。」(註 79)所以劉錦棠「以古牧地既克，烏垣

逆賊必聞風膽落，乘勝直搗，一鼓可下」(註 80)，因此於二十九日仍以余虎恩騎兵及黃萬鵬

所率旌善馬隊左右先發，「黃萬鵬、崔偉、畢大才、禹益長、馬正國、禹中海率馬隊五旗由右

路追擊」(註 81)，步隊繼之，如此劉錦棠踞高於烏魯木齊紅山六道灣東梁架炮，「一炮成功」

的於「三日之內連下四城」(註 82)，使馬人得、白彥虎等棄城抱頭鼠竄，南逃達 城，並於

九月二十一日分兵助剿金順久攻不下的瑪納斯南城。至此，歷時三月使新疆北路除伊犁地區

外已完全掌握在清軍手中，其中，崔偉所率旌善五旗馬隊作為劉錦棠的直轄部隊，馳騁疆場，

衝鋒陷陣，「攻剿古牧地、烏魯木齊、迪化州、瑪納斯等處，所向克捷」(註 83)的表現，實居

功厥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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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疆收復，已「時屆嚴冬」大雪封山，「嚴寒臨陣，非其所宜」，所以劉錦棠，「意決俟明

年春融進兵。」(註 84)故在烏魯木齊整補後，於次年春，始以徐占彪、張曜軍「自東而西」

攻吐魯番，而劉錦棠則「自烏魯木齊逾嶺而南。」（註 85）時「阿柏懼大軍不日進討，迫使

白彥虎與馬人得守吐魯番，拒哈密密軍；使大通哈(筆者按：即大總管)守達 城，拒烏城之

軍；使次子海古拉守托克遜，而自踞喀喇沙爾策應。」(註 86)如此在阿古柏所有精銳盡出，

尤其達 一城重兵以待下，劉錦棠所部於三月三日抵柴窩鋪，是日黃昏，派余虎恩陶生林、

夏辛酉與黃萬鵬、崔偉、畢大才、禹益長、禹中海步馬隊及譚上連等步隊於「初鼓銜枚疾走」，

期以「五鼓會集城下」。馬隊陣列城左山崗，步隊陣列城後山崗，「黃萬鵬、崔偉、畢大才、

馬正國、禹中海等各以馬隊環聯兩軍而陣。」(註 87)海古拉見官軍攻達 ，急令騎兵五、六

百餘由托克遜馳援，卻遭崔偉、陶生林、夏辛酉等痛擊而退，清軍大舉攻城，初六日，炮中

「城中子藥房」，又值「大風驟起，火焰更張」，「賊中人馬碎裂，遺胔堆積。」(註 88)，

達 城遂克，劉錦棠對「其就縛之南八城各回、土爾扈特種人及土回等，則均給以衣糧，縱

令各歸原部」，且「各賊回于喪膽之餘，懷不殺之德，皆驚喜過望，踴躍歡呼而去」(註 89)，

劉錦棠的此一欲擒故縱，收買人心做法，對瓦解敵軍士氣起了重要作用，誠如庫羅帕特金，《喀

什噶爾》一書所說：「中國軍隊的長官劉錦棠對待在達 城抓獲的俘虜特別講究策略，這對於

中國的影響是極為有利的。」(註 90)劉錦棠於安撫百姓，遣散被俘裹脅民眾，恢復城中秩序

及生產並分兵駐守後，「錦棠遣羅長佑以馬步六營趨吐魯番會攻，而自帥十四營由西南直搗托

克遜。」(註 91)十三日他飾黃萬鵬率旌善馬隊急進，「忽馬步賊隊從路旁空莊衝出，將官軍

前後包圍，勢殊猖獗。黃萬鵬、崔偉、畢大才、禹益長、禹中海、李金良縱橫衝殺」，適「劉

錦棠率馬步大隊馳至」，因此以三路長驅而進，「黃萬鵬等復從內殺出，賊屍遍野，餘賊紛竄」

立克托克遜，而「海古拉、白彥虎于十二日各帶隨身騎賊」，護輕重「倉惶西竄」。羅長祐等

「十三四寅刻齊抵吐魯番，適張曜、徐占彪兩軍同日從東路馳至，遂會克滿漢兩城，安集延

所置阿奇木馬人得詣軍前乞降，回眾萬餘跪地求撫，羅長祐等受之，吐魯番全境蕩平。」(註

92)達 、吐魯番、托克遜三城收復，使「南路門戶洞開，帕夏阿古柏如斷左右臂，又以釋回

搖動眾心，阿古柏要殺數百人，于是群回憤憾，日夜望湘軍至。阿古柏自知人叛天亡，旦夕

就俘，四月于庫爾勒仰藥死，次子海古拉舁屍西走。」(註 93)而旌善馬隊亦隨劉錦棠部繼續

西進，「取道烏沙塔拉，傍博斯騰淖爾西行，出庫爾勒之背為奇兵」，直搗喀喇沙爾，因白彥

虎「壅開都河水以阻官軍」，河水漫流泛濫，乃「傳令將士鳧水經過」，於光緒三年(1877)九

月十一日「令黃萬鵬、崔偉、畢大才、禹中海、禹益長、李金良、馬殿林率旌善馬隊」(註

94)與譚拔萃等左右攻庫車至十二日始克，如此「冒寒遠征，一月馳三千餘里」(註 95)追殲

阿古柏殘餘勢力，相繼收復阿克蘇、烏什等城。旌善馬隊作為劉錦棠的先遣部步，崔偉等也

因「險陣摧鋒，出奇制勝」被「劉統帥賴為裨師」(註 96)官至清軍「總兵」(註 97)一職。 

  劉錦棠在「未及三旬，連行四城」，左宗棠盛讚其「兵機神速，古近實罕見其比」(註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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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其所派崔偉旌善馬隊在烏什追殲白彥虎未果，「深以白逆漏逸，引為己咎」，但左宗棠仍不

責怪，而以「連復四城實劉錦棠及所部將士之力，有功必賞，古之常經」，荐其「應請開缺以

三品京卿候補。」(註 99)東四城收復劉錦棠本欲就地整補並待張曜部隊到來，再直搗喀什噶

爾等西四城，未料局勢遽變，因喀什噶爾何步雲等「急求反正」並知「白彥虎九月底竄至喀

什噶爾東北面八十里」地方，而「留踞喀什噶爾頭目阿里達什拒白彥虎不納，何步雲、英韶

率滿、漢兵民數百人佔據漢城，乞發兵救援」，旋又被阿里達什「逐日攻撲，並聞伯克胡里准

白彥虎入喀什噶爾助攻漢城之信」(註 100)，值此喀城告急，劉錦棠以為機不可失，遂以余

虎恩由阿克蘇取道巴爾楚克、瑪納巴什為正兵，飾「黃萬鵬率旌善馬隊」，「由烏什取道布魯

特邊界，為奇兵」(註 101)，而自親率所部遄進瑪納爾巴什徑搗葉爾羌、英吉沙爾，並飾董

福祥分兵和闐，如此三路取迅雷下擊之勢，至十一月十三日收復了淪陷十三年的喀什噶爾。

而伯克胡里於縱火燒城後倉惶西逃，清軍於十四日拂曉派馬隊自捷徑追擊，步隊繼之，在喀

什西約五十餘公里的明約路一仗，旌善馬隊與老湘軍打了一場出色的殲滅戰，「除了匪首阿古

柏的長子伯克胡里和陝甘回民起義的叛徒白彥虎事先與俄國祕密勾結，得到老沙皇派兵接

應，因而得以遁逃俄境，保住狗命外，中國軍民奮威截擊，包圍聚殲和搜捕擒獲了其餘全部

敵人，徹底摧毀了外國侵略者在中國土地上建立的『哲德沙爾』(七城)反動政權，挫敗了俄

英侵略新疆，特別是俄國妄圖通過阿古柏獨佔新疆，肢解我國的計劃，取得了我國近代史上

一場反侵略的民族保衛戰的光輝勝利。」(註 102)迄二十九日，西四城全數收復。至此新疆

除伊犁外為俄人所踞外，全疆抵定。 

光緒四年(1878)為伊犁還返，清廷派崇厚赴俄交涉，未料五年(1879)八月十七日，崇厚

卻與沙俄簽下喪權辱國的《里發第亞(Livadia)條約》，割去霍爾果斯河西，特克斯河流域大

片土地，「從而隔斷了伊犁與南疆阿克蘇等城的聯繫。」(註 103)至令全國譁然，「無不以一

戰為快」，此時在新疆前線的劉錦棠更認為「非決之戰陣，別無善策」(註 104)，因此清廷於

光緒六年(1880)，致函沙俄改派曾紀澤赴俄交涉，同時命左宗棠作好打仗準備，二月，左宗

棠採分兵三路出擊，東路以金順主之，中路由張曜主之，西路則由素為「布策輩所忌老湘軍」

(註 105)的劉錦棠取道烏什由冰嶺之西經布魯特游牧地而攻伊犁。而他自己以六十九歲高齡

由肅州向哈密「舁櫬以行」(註 106)表明其驅俄收復古土的決心。並「令諸將嚴備，在在不

露戰跡，時時不忘戰心，蓄養精銳，靜以觀變。」(註 107)由於左宗棠、劉錦棠的備戰，予

曾紀澤與沙俄談判起了很大的後盾作用，終使沙俄即將得手之獵物掏出，而於光緒七年(1881)

正月，簽下了改定《中俄伊犁條約》，使伊犁重回祖國懷抱，其中左宗棠、劉錦棠等所起的作

用自不在話下，而旌善馬隊「崔偉等三路重兵駐防新疆，時刻備戰，嚴陣以待，以強大的軍

事與實力作後盾，其舉措有力地配合了曾紀澤與俄方的談判，為伊犁回歸祖國作出了應有的

貢獻」(註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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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旌善馬隊的功過爭辯 

  西北的旌善馬隊，在左宗棠中原、東北籌組馬隊不得下，於同治九年(1870)二月西征陝 

甘時，收固原地區良回始立為旌善三營，由馬柏森、穆進善、王益萬分領而令總兵蘇如松管 

帶，同年底，金積堡平定後，在寧靈收撫「良回」，挑精壯為義勇，交官軍就近鈴制。其後 

，又將陳林、馬振江、赫青選、馬化鳳及由河西聞風而至的余彥祿，闐春興、安杰等挑出「 

壯丁四百名交安杰、藍明泰帶隨官軍征剿」盡「編入旌善營馬隊」。為隴東寧靈「匪回」平定 

立下汗馬功勞。尤其同治十三年(1874)西寧之役後所收崔偉、禹得彥、畢大才等立為旌善五 

旗馬隊，隨劉錦棠作戰，對向陽、大通、河州南鄉閔殿臣及肅州各役之平定戰功卓著。出關 

新疆後作為「五大親兵馬隊」(註 109)，委由「黃萬鵬率旌善馬隊五旗」(註 110)追隨劉錦棠

與老湘一軍並肩出擊古牧地，烏魯木齊、瑪納斯，而後入南疆達 、托克遜之攻堅，在「未

及三旬速復四城」下，把握有利時機「披荊斬棘，穿越絕塞霜雪中，登石壁冰梯」分三路直

逼西四城，補「官軍多南人，不耐冰雪冬令」(註 111)之不足，故能「克復四城，未逾一月，

廓清二千數百里，斬獲極多」。而在新疆追擊白彥虎這一左宗棠多次指示「專注白逆」的首要

份子未果，就連身為前敵總指揮的劉錦棠，都「深以白逆漏逸，引為已咎。」(註 112)下，

其間，黃萬鵬所率旌善馬隊正是接受左宗棠、劉錦棠於光緒三年(1877)九月指「令旌善五營

專追白逆」任務者。故有學者，因之謂旌善馬隊「網開一面縱白彥虎出走」及「軍中謂白賊

之不獲，由回兵走泄軍機」之「貽誤戰機」與「通風報信」(註 113)的說法。 

  陝回白彥虎關隴起事後，經董志原、金積、西寧一路與清軍對抗，至肅州馬文祿敗亡後 

，又出關新疆，為左宗棠指稱必殲之回首，他多傳令「如置白逆竄近，即行戳剿，務令罪 

人斯得，以竟全功。」(註 114)官軍入南疆時又飾劉錦棠，「率馬步各軍並力痛剿，能就阿克

蘇、烏什了結此支窮寇，則南疆大局已有幾分，應否懸立重賞，分別剿撫，設法誘擒，務令

罪人斯得，以竟全功」(註 115)，所以劉錦棠入新疆後亦以擒殲白彥虎為要務。而白彥虎出

關入新疆。取道烏魯木齊，「北渡遐荒」受阻於已踞綏來(瑪納斯)的徐學功民團，所以「結安」

阿古柏，「他同安集延的關係算不上涇渭分明，他同清軍的對抗又客觀上分散了清軍的精力， 

使安集延偽政權得以苟延殘喘」，當然白彥虎在新疆與阿古柏之勾結是「鑄成歷史性的大錯 

」(註 116)，清廷也因此一再降旨，「白彥虎系著名首惡，斷不可任其漏網」，而劉錦棠以崔 

偉等的旌善隊在河湟忠誠的表現，一再專任其追擒白彥虎。左宗棠更「籌思至再，欲以回制 

回」，令旌善馬隊，「從白彥虎所經之路，星夜尾追，將出發，宗棠反覆叮嚀曰：爾等此行 

負的責任很大，打得老虎回，高官厚祿，吾決不汝吝，倘通同一氣，縱虎歸山，提頭來見， 

僉曰宮寶萬安，沐恩等，不敢。」(註 117)因此，儘有稱回族「老人的口歌說：旌善馬隊追

的白彥虎，越追越遠了。」(註 118)的說法及光緒三年(1877)九月，「謀報白彥虎竄烏什，嗾

安集延走葉爾羌，牽綴追師。錦棠于是舍安集延，而令旌善五營專追白逆，阻河漲不得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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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白逆舍止隔河十里許造飯，掩襲可擒也，而我軍遽返。錦棠聞之，大怒，責令復進，則已

走喀什矣」，「方湘軍取南路，意在白彥虎，以黃萬鵬旌善五營馬隊精悍，令充前部，畫夜追

之。兵與賊皆陝回，往往陣前相揖問，或暮夜往還。」(註 119)至是有如上述說是「軍中謂

白賊之不獲，由回兵走泄軍機云」的記載，甚至說解放初「據恭門鎮原在新疆作戰時，在追

白彥虎的最後關頭，崔偉對白彥虎有意縱放，崔對白說，現在左宗棠一定要除掉你，你捨去

出走再無生路，因此崔給白部支授了武器糧草，讓其出走俄境。另外在追趕過程中，崔對白

始終佯追不擊，有時兩軍相遇甚近，他們在馬上互道色倆目，致意問候。」(註 120)當然崔

偉、白彥虎均為出身陝回起事的重要人物，他們在西寧之役後，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對同樣

的穆斯林教胞是有一份情誼在，但崔偉等在河湟對向陽堡、大通、肅州及河州南鄉閔殿臣諸

役的平定之忠誠表現，深得左、劉等的肯定與信任，故委之專追白彥虎之重責大任，甚至左

宗棠尚叮嚀再三，且又有黃萬鵬的管帶，有時甚至有清軍或「董福祥的部隊壓陣」(註 121)，

縱有緩進開脫之心，其何能瞞天過海，陣前「給白部支援武器糧草」的妄為舉措？崔偉等或

許有不為左宗棠「懸立重賞」、「威逼利誘」所動搖，但斷不致是「對白彥虎網開一面」，而說

是與其在「向陽堡、肅州、河州之舉」之「本質和轉變」(註 122)，否則豈不是左、劉之不

察，黃萬鵬督帶不力、監督不周，而又能累功官至「總兵」？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功在邊

域的旌善馬隊，在清軍囿于民族偏見下仍有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情事發生。光緒四年(1878)六

月，「旌善營差赴西湖買馬弁勇共二十三名，行至瑪納斯概被殺害」，此一被殺害兵勇查系畢

大才「所派黑萬貴等二十三人赴瑪納斯一帶，採買戰馬」者，他們是奉官差命持銀兩赴瑪納

斯採買戰馬，卻被駐防清軍俞應鈞、孔才等「因其時有中途被搶之事」而誤以為「起內有馬

三一名，系余小虎黨羽，因此生疑」，「頓起殺機」，致「將此旌善回勇喝令綁砍斃命」，且事

發後，孔才、俞應鈞又互相推委，「任意添捏姓名，改造情節具稟。」(註 123)此一事件，引

起了旌善馬隊官兵強烈的不滿，為了平息憤慨，總統領劉錦棠將這一嚴重慘害回勇案件察明

稟報左宗棠定奪，責成甘肅臬司承審，左宗棠並在《甘肅史臬司稟請將俞應鈞擅殺旌善營回

勇多命一案據情奏結抑請旨敕部定擬由》的批示中認為「案關故殺無辜多命⋯⋯革員孔才與

俞應鈞派隊會銜，目見俞應鈞喝殺多命，事前既未勸阻，事後並會銜捏詞具稟，是知情同謀，

罪有應得，應照俞應鈞罪名減等定擬」，最後「奉旨按律」，依「刑律人命一門所載，分謀、

故、歐、戲、誤、過失六殺，本為凡人而設，職官犯此律無專條，尤應比附定批，請旨交刑

部核議示遵，以照平允。」(註 124) 

光緒六年(1880)七月六日，清廷以「現在時事孔亟，俄人意在啟 ，正須老于兵事之大

臣，以備朝廷顧問」為由，要「左宗棠著來京陛見」(註 125)，十月「左宗棠自哈密入關，

赴蘭州，俟交陝甘總督篆務，即由秦晉北上。劉錦棠既至哈密，領欽差大臣關防」(註 126)，

而旌善馬隊隨左宗棠裁撤入關，易地安置。左宗棠曾以「查關外近來所報捨竊、拐騙、賭博

各案，多由從前軍營游勇及安插內地回民流落各處勾結為奸所致，前此旌善營隨征出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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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安撫各處回民附營行走，或備稱餘丁，或借稱買賣，混雜其中，無從查認。迨至凱撤入關，

若輩即流連忘返，潛蹤異域，成為匪徒，雖迭經從嚴懲辦而所傷已多」，故為禁此兵馬倥傯之

際游勇擾民。同時對回勇的遷徙妥適安插，左宗棠通飾玉門、安西、哈密各廳州縣，嚴查隨

營游勇人數、故其在《札統帶旌善營陶提督鼎金等嚴查隨營游勇》的札件中批示：「此次札調

總兵崔偉、畢大才等五員招募回勇」五百名，除回勇每十名准帶伙勇一名外，不准擅帶回民

隨營出關，致滋混冒，「應節陶提督鼎金，王提督福田、楊提督文彪等，傳諭各旗官懍遵知照，

切實嚴查。倘有徇情隱帶游勇出關，一經查獲，定唯各旗官是問。見當整軍出關之時，應飾

嘉裕關游擊按名點驗，凡冊內無名者不准隨行。並飾玉門、安西、哈密各廳州縣，于旌善各

旗過境能嚴查具報，以期一律整飾嚴肅戎行。」(註 126)由於左宗棠的此一禁令，也使得「不

少由白彥虎帶往新疆的陝甘回民以及旌善五旗隨軍人員滯留關外，不能還鄉。」(註 127)除

光緒三年(1877)底隨白彥虎入俄境四千餘人外，「陝甘回民落居昌吉、奇台、吉木薩爾、米泉、

瑪納斯縣一帶」，這些回民「以省籍而聚居，所建坊寺亦以省籍而命名，如現在昌吉的幾座較

有名的清真寺就是以陝西大寺、西寧寺等冠以名稱的。另外哈密地區尚流落定居一部分陝甘

回民，這些回民就是當年左宗棠從哈密進京時留下的旌善五旗回民和肅州大屠殺逃出的部分

回民。」(註 128)而以崔偉為首的旌善五族馬隊，光緒六年(1880)年底隨左宗棠入關後駐防

張家口，陸續擔負邊防重責大任，崔偉本人亦於新疆軍事抵定時被保荐，以「提督記名簡放

兩更號，當戴花翎並賞正一品封典」，誥授為「建威將軍」並於光緒五年(1879)仲春，左宗棠

親書「忠誠可法」匾額一座旌表其功。他被「派赴張家口防督，光緒七年交卸，陛見回，又

帶武毅左旗(筆者按：即旌善馬隊改編者)，借補前營游府(筆者按：在蘭州)，歷任八年，整

飾營務，慎重操防，深為各寶憲所倚重」(註 129)，十七年(1891)十一月二十八日，「崔偉六

十壽辰在蘭州游府，由欽定六品銜升用縣丞候補主簿沙培金及書敕授登仕郎吏部候選從九門

生曹兆綬」等十一名在甘文武官員發起祝壽活動並聯名撰寫了《恭祝建威將軍耀峰軍門崔老

大人六旬榮慶祝文》，對其為人處世和社會活動予以總結。」(註 130)然而他卻在光緒十九年

(1893)五月十七日在「游府任內一病不起，臨終前曾遺囑歸葬陝西鳳翔府崔家洼先壟，以途

遠不便，遂葬於蘭州東門外拱北之傍」，崔偉墓碑「系其胞弟管帶武毅左旗馬隊留甘督標參將

銜盡補用游擊崔岳率子侄輩於光緒二十年(1884)夏五日所立。」(註 131) 

三、結    語 

光緒六年(1880)底入關後的旌善五旗馬隊於七年(1881)至宣統三年(1911)間被清政府

一改編為武毅左旗馬隊再改編為驍銳軍。依崔偉墓記文所述崔偉在蘭州死後，武毅左旗馬隊

的統帶官為其弟崔岳所接替，據《陶勤肅公奏議遺稿》卷六記載：「崔岳，以武生投效軍營，

同治光緒間隨大軍剿回匪、番匪，歷保游擊，光緒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前督臣楊昌濬委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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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毅左旗馬隊。」(註 132)而《崔氏宗譜》載崔岳為崔偉胞弟，在崔偉於光緒十九年(1893)

五月十七日逝世後，僅隔十天，於「五月二十七日」，由「前督臣楊昌濬委帶武毅左旗馬隊。」

(註 133)至光緒二十二年(1896)二月初一日崔岳病歿，「所遺武毅左旗馬隊，楊昌濬委其侄梨

園營都司崔金魁接帶，駐紮臬蘭」(註 134)，二十五年後，據《崔氏宗譜》記載，崔金魁「卒

于宣統三年(1911)十一月二十一日」(註 135)，後由崔正午於「宣統辛亥帶甘軍驍銳軍。」(註

136)如此崔偉後的旌善馬隊名稱經兩次易名和統帶官三次更替，最後一任為崔正午，而「崔

正午字時 」，「陝西鳳翔人」，出身行伍，「勇敢善戰，清光緒年間佐崔偉平定新疆，積功保

副將」(註 137)在旌善馬隊五旗中，「以崔偉為統領，崔正午為分統」(註 138)，他是「崔三(崔

偉的本家)。」(註 139)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六月，因義和團事件引起的八國(英、美、俄、日、法、德、意、奧)

聯軍，入侵北京，時任「甘肅藩司(布政使)的岑春 」請准於陝甘總督陶模，令「駐紮蘭州

崔正午所部騎兵五營」，加撥「步隊三營」赴援，至途中，北京已開戰，董福祥部回民「簡練

軍」統領馬福祿(壽三)「親自督戰殺數十百人，亂稍卻，功垂成矣，忽飛丸貫其 ，遂殉焉。」

(註 140)而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等倉促西行，至「河北懷來縣境，即和趕來覲王的崔正午部馬

步八營旗相遇至此才有了扈駕的衛兵。」(註 141)崔正午部遂首次護衛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

西逃至長安，這就是史載『沿途扈蹕侍從』的由來。」(註 142)事平後，崔正午論功行賞，

被保署為「陝西蘭州協台，後調署甘肅平番協鎮數年」(註 143)，清政府並為其在移居地甘

肅清水縣恭門鎮(現歸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管轄)建造了一所「總鎮都督府」，至今「這座造形奇

特的督府中門樓依然存在，並受到張家川回族自治縣文物管理部門的保護。」(註 144)辛亥

革命後袁世凱的北京政府，曾授崔正午為陸軍中將，其所部馬隊，改編以「驍銳軍」駐防秦

州(今天水)。民國二年(1913)，河南寶豐縣白朗之變，次年(1914)破紫金關入陝，崔正午奉

甘肅督軍張廣建之令，在陝甘之交的關山頂防堵，而崔正午以救鳳翔故，卻率部赴鳳翔被敗，

此舉為由旌善馬隊，一編為武毅左旗馬隊，再改編為驍銳軍的餘響劃下句點。而嗣後，「幸趙

倜大軍次隴州，正午往投之，倜即用為嚮導，令殘敗軍隊隨同入甘。」(註 145)崔正午本人

經由「河南督軍趙倜電保河南行營監察使，不數年因病辭職，回里病故」(註 146)，所以清

季西北的回民旌善馬隊從此「遂告結束」。然其在同光年間的清軍西征與庚子禦悔，其與董福

祥的甘軍對清代中國的影響，雖功過爭辯殊異，但其所起的西北綏請與新疆收復作用，頗值

吾人深思並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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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6：楊毓秀，〈平回志〉卷六《回民起義》三，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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